
新年钟声
（散文诗）□文／杨德盛

我听 到 了 人 类 赞 美 的 歌 声 ，我 听 到 了
声声 钟 响 把新诞 的 太 阳 振 动 。那 些 大 钟 是
力量 用 情 感 的 金 属 铸成 ，然 后 那 力 量 又 把
它安放在了 情感 的 圣殿——人 的心 田 ！

— [黎 巴 嫩]纪伯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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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聆听吧 。
那匹 梦 寐 已 久 的 黑 色骏 马 ，将在 神 圣

的子 夜 ，以 青铜般嘹亮的 四 蹄 ，敲响 所守望
的心 灵 。

请聆 听 吧 ，古 梅 的 香 气
正潮 水 般 弥 漫 初 婚 的 床 第 。
歌唱 着 的 初 婴 ，将 在 瞬 间 灿
烂地临盆 。

借取 一 掬 炉 火 的 彤 红 ，
我把 最 后 一 张 废 旧 的 日 历 ，
煅烧成一瓣 紫 色 的报 春花 。

请聆 听 吧 ，聆 听 大 风 驰过荒 地弹 响 枝
头的嫩芽 。种子雏鸟般 破壳而 出 。

地平 线 上 ，云 集 的 生 命 正 等 待 着 天 籁
般的钟声 响过之后 ，展开一场持续 的 冲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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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 的 心 灵都将被钟声抚摸 。
鸿爪 如 星 散 的 花 朵 般 落 满残雪 。有 月

光泊 于 贮满 烈 酒 的 彩 陶 之 上 。钟 声 在 细 瓷
上漫 流 ，心 急 如 焚 的 聆 听 者 怀抱坚 硬 的 殒

石和 陈 年 的 火 草 ，把三 百 六十 五 支 圣 洁
的蜡烛 ，向 日 葵般依次点燃 。

钟声在 回 荡……
如始终 坚持着青铜气质 的 那些先行

者的 肋骨 ，被 阳 光重重地敲响 。
又如 一 口 坚 守 清 洁 的 古 井 ，被 淑 女

优美 地汲 取 。
又如 一 枝 笑 傲 寒 雪 的 梅 花 ，被诗 人

深刻地泳 唱 。

又如荒漠 中 深深 浅浅的驼铃 ，
又如 暗 夜 里远远近近 的 星 光………
钟声之 外 ，跋 涉 者 的双足 ，奏 响一地

的积雪 。雪 的 深 处 ，淡淡 的草 色 ，透 明 ，闪
烁着净玉般纯粹夺 目 的 光 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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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声如水 ，泊 满古莲花艳丽的瘦瓣 。
钟声 如 水 ，濯 洗 着 我 以 一 把 剑 的 忠

诚，日 夜据守着蓝色村庄 。
田垅 中 写 满 了 躬 耕 者 的 祝福 。脱 胎

换骨于原野 的 万 象 ，让我们惊讶 ，让我们在
一如 既 往 的 感 动 中 ，情不 自 禁 地拨 响 喑 哑
日久 的心弦 。

一只 鸟 的 鸣 叫 ，碎 裂 了 屋 檐 下 那最 后
一柱细 瘦 的 冰凌 。春 色 爬满 了 她 纯 美 的 羽
毛，这 只 简朴地热爱着 春天 的 小精 灵 呀 ，她
一歌 唱 ，暖暖的春 意 ，便花粉般抖落进 了 我
们深深 的心 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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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谁 ，曾 教 会 我 们 象 一 匹
坚强 的 老 马 ，跋 涉 过 漫 长 的 寒
冬，把 一长 串梅花状 的 足音 ，星
汉般撒满冰封 的 行路 ？

是谁 ，始 终 在 坚 定 着 我 们
的信 念 ，把 春 天 当 作 一 生 初 衷
不改 的 、心 灵 的 家 园 。

继往开 来 的钟声呵 ，如一 滴清凉 的 血 ，
锋锐地渗 入 我们 的 肉 体与 灵 魂 ，让我 们 生
命中 所有 苍 白 的 部分 ，渐生红 润 。

让我们 始 终 被 春 天 拥 有 ，如 一 朵 花 始
终被芳 香拥有 。如洁净的 雪 ，终将把生命溶
汇在春 的胸膛 上 。

自钟 声 的 核 心 向 远 方 出 发 的 人 ，把 多
年来 一 直 紧 抱在胸 前 的 灯盏 再 次擦亮 ，然
后毅 然 地加 入 春 天 和 太 阳 的 阵 列 ，象 风一
样永无 回 归 。

意

外

（ 小 说 ）

□ 文/王 汰澈

在行 政 科 工 作 近 十 年 ，阿
二仍 是一 个 办事 员 。阿 二 一 心
想升 职 ，终 极 愿 望 仅 科 长 或 副
科长而 已 。

阿二单 位
的局 长 嗜 烟 ，
每日 “中 华 ”不
离口 。偶 尔 ，局
长也 到行政科
坐坐 。阿 二 总
是很 热情地站
起来 ，从 口 袋 里掏一包“中 华”，
恭敬地递上一支 。为陪 局长 ，不
吸烟 的 阿 二 也 会 点 上 一 支 。有
几次 ，局 长 望 着 他 手 中 的 “中
华”问 ：“你 也 有 瘾？”“有 ！
有！想 戒 ，戒 不 了。”阿 二 连 连
点头哈腰 。

行政科长老王 快 退休 了 。
有人 提 议 由 阿 二任 行政 科 长 ，
局长 说 ：“他？每 日 抽 “中 华”，
还有瘾 。小小办事 员 ，哪来那 么
高的收入。”

一年 来 ，阿 二 花 了 近 千 元
烟费 ，没 想 到 竟 买 来这 么 个 印
象。阿二很灰心 ，决定和 “中 华 ”

告别 。可 一 日 不到 ，阿二憋不住
了，点 上 一 支 ，特 香 ！得 ，吸 烟
真成瘾了 。成瘾就成瘾吧 ，阿二
每日 大 抽 特 抽 ，自 然 烟 的 档 次
一下子降 了 不少 。

局长依然偶尔到行政科坐
坐，阿二偶尔 也掏 出 劣 质烟 问 ：
“ 局 长 ，抽？”局 长 便 很 热 情地
掏出 “中 华 ”说 ：“抽 我 的 ，抽 我
的。”边 说 边 递 给 阿 二 一 支 ，阿
二很 不 客 气 地接 上 ，然 后 自 行
点起 。

阿二 工 作 整 日 吊 儿 郎 当 。
一次 醉 酒 ，阿 二 大 骂 局 长 不 是

个东 西 ，然
后胡 言乱语
了一 通 。第
二天 ，局 长
将阿二 叫 进
局长室 ，问 ：
“ 昨 日 你 喝

酒了？”“喝 了 ！”“你 骂 了
我！”“骂 了 ！”阿 二 知 道 这 辈
子升职无望 ，豁 出 去 了 。

老王 退 休 后 不 久 ，阿 二 被
提拔 为行政科长 。

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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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文
/
雪
漫

是在我离 乡 成为游子 的 第
一个 新年 ，由 于生病住进了 空
军医院雪 白 的病房 。

孤独和 乡 愁使我的病愈来
愈严重 。我总在默念那些伤感
的句子：“何 日 归家洗客袍 ？
银字笙调 ，心字香烧 。流光容
易把人抛 ，红 了樱桃 ，绿了 芭
蕉。”还有 “去年元夜时 ，花
市灯如画 。月 上柳梢头 ，人约
黄昏 后 ，今年 元夜时 ，月 与灯
依旧 ，不 见去年人 ，泪 湿春衫
袖。”

我在病床上的 很 多 时候 ，
都希望能收到家 乡 的来
信，和 朋 友 的 声 声 问
候，可是我的地址像流
水中 的小舟一样和我同
时飘 泊 着 ，所以这种想
法只是妄想 。

我就这 样在 乡 愁里
孤独着 ，在孤独里无助
着，在无助 中 等待新年
的钟声 。

一想 到 新 年 的 钟
声，我就想起 了家 乡 绚
丽多 彩 的 烟花 ，红红 的
灯笼 ，红 红 的春联 ，红
红的 窗 花 ，红 红 的
……。家 乡 将在红红 火
火中 辞 旧 迎新 。

我多 么 向 往家 乡 和
红色 。

此时我 只 能 用 信心
和坚 强来 战胜病魔 ，可
信心和坚强总败 在 乡 愁
里，总 让 我 “子 规 啼
血。可怜又是春归时节 。满院
东风 ，海 棠 铺 绣 ，梨 花 飞
雪。”

医院 的 医护 员 多数都是女
兵，这段时间 她 们个个都满面
春风 ，时常 笑逐颜开 。我知道
她们是在 为 即将敲响 的新年钟
声而雀跃 。因 为那个时候是她
们的 假 期 ，她 们 将 与 家 人 团
聚，同 歌 共 舞 ，并且唱：“斟
满杯 ，倒 满酒 ，饮尽 乡 愁 ，醉

倒在家 门 口。”
我是 多 么羡 慕 她们 ，可我

又害怕 她们 回 乡 ，那个时候我
连这 些 刚 刚 熟悉 的面孔都将看
不到了 。我可能会 更孤独 。

这可怕 的 日 子终于到了 。
那天 ，那个 叫 梅 的班长对

我说：“我们要 回 家 了 ，去过
新年 ，希望新年 的钟 声给你带
来好运！”明 知我不能 回 家却
问：“你 喜 欢 家 乡 新 年 的 什
么？”我 把 眼 睛 睁 得 很 大 ，
说：“红！”

她们一 个个 的 都走 了 ，只
有几 个 年 岁 较大 的值班
人员 来给我打针 。

新年 前 一天 的那个
早晨 我 昏 昏 沉 沉 的 睡
着，忘记 了 时 间 ，忘记
了今 夕 是何年 。

突然 一 个 人把我叫
醒了 ，是通 讯 员 ，他把
一摞红 色 东 西放在了我
的床头 ，我仔细一看是
贺年 卡 ，共 七张 ，我很
惊讶 ，更觉得奇怪 ，没
有人 知道我的地址 ，怎
么能收到呢 ？

当我一 张 张 的 看完
后，才 知 道是班长梅及
她们班的成 员 邮来的 。
她们 想让我用 红 色来敲
响新年 的钟 声 。

此刻这 些红 色温暖
了我孤独许久 的 心 ，让
我从 乡 愁里跳了 出 来 ，
仿佛让我看 到 了 家 乡 红

色灯 笼 ，红 色 的 春联及家 乡 的
红红 火 火 。我的病顿时好了 大
半。我的 泪 水滴 落在这 “七面
红色 的 旗帜”上 ，旗帜上的 字
迹更 加清晰 ：

“ 愿 天 上 人 间 ，占 得 欢
娱，年年今天。”

这七 张红 色 的 贺卡伴我度
过了 最孤 独的时候 ，我把她们
藏在 了 心 灵 最 深 处 ，温 暖 永
远，永远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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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文 /薛 云 龙
府谷 县 是陕西 省最北 的一个

县。县城从地形来 看可 以说是黄
河上 的 武汉 三镇 。黄河从晋陕峡
谷流过 ，北 岸是陕西府 谷县城 ，
南岸则是 山 西保德县城 ，陕西境
内的温里 河 由 北 向 南从 县城
的西面注入 黄河 ，河的西边
是神 朔 铁 路 府 谷 县 的 火 车
站。入夜登城观景两 河三处
灯火辉煌 。

府谷县城 系 宋代建 筑的
石头城 。城建在人 口 稠 密 的
西关 大街 的 东 面 山 头上 ，与
山西保 德县城遥遥 相对 。进
城要 走陡坡攀石阶而上 。城
内人 口 不足城区 人 口 的 百分
之一 。由 于抗 日 战争时 日 军
的狂轰 滥炸 ，城 内 到 处残垣
断壁碎石瓦砾 。只有文庙近
年整修 一新 。城的西边 原是
一条 不 足 二 百米 的 街市 ，夏
日黄 河 水 涨河水溢于街 道 行
人往 往 受 阻 。人 们依 山 建 房
都住在城外北 山 坡 。

由于 神府煤 田 的开 发 ，
黄河上 架起了 公路铁路两座
大桥 ，丰富 的 煤 由 神朔铁路
运往 秦 皇 岛 出 口 。在 县城东
十多 公 里 处 的 黄河 上 建起 了 天桥
水电 站 ，供晋陕蒙三省 区用 电 。
城区 在 黄河边上修河堤 ，使黄河
归于老河道 ，淤 出 地建起一座 座
高楼大 厦 ，北 山 坡的机关居 民都
从山 上 移居于平坦 的 黄河 岸边 ，

形成了 新的市区 。市区 的 前石畔村
是有 名 的陕北 第一村 ，在支书张侯
花同 志领导下 多 种经营过上了 小康
生活 。距市区 五 公里 的 高石崖 乡 是
有名 的陕北 第 一 乡 ，乡 镇企业三十
多个 ，年 产值在亿元 以上 。距市区
三公里 处正 在兴建陕西最大 的 火 电
厂。

府谷 二十三个 乡 镇 ，距 县
城六 十 五公里 的 古城 乡 是府谷
城北 也 是全省最北 的 一个 乡 ，
这里是晋陕蒙 的 边 界 。在这个
乡的 马 栅 村 金 鸡 晨 鸣 三 省 相
闻。古 城 街 道 是 全 县 最 平 整
的，南北 走 向 的 五 百米长 的 街
是水 泥 的 。最有趣 的 是北城楼
是蒙陕分 界 ，古城学校在城楼
下，厕所设在城楼外 ，所谓吃
在陕西屙在 内 蒙 。因 西汉时在
这里设过富 昌 县 ，现在还 可 以
看到 古城遗址 。古城东边 的哈
镇乡 在抗战时是抗 日 名将马 占
山的驻 防 区 ，将军在这 里建起
学校 ，校 内 有 秀 芳 图 书楼 。古
城南边 十 五 公里处 是府谷 最大
的乡 镇——麻镇 。距 山 西河 曲
县仅五 公里 ，自 古是晋陕蒙边
贸金三 角 地 。在这 里 内 蒙的牛
羊马 匹 ，山 西 的布 匹 ，陕西 的
粮油 大宗大宗地成交 。

古城麻 镇都 的黄 甫 川 盛 产
糜子 ，粒 大 而黄 。用 黄米 发酵做成
酸饭 ，又 坚又 光 ，食后腹 中 舒适凉
爽而不 发 渴 。佐 以 山 区 出 的海红 ，
海棠 等 水果 ，加工成的 海红露 ，酸
甜可 口 ，别 有一番风味 。

府谷真是个好地方 。

雪
天
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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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新 年 交 谈
（ 散 文）□文 /岑 晴

新年 ，如期而至 。
她就像一位关 系 甚 密 的远方朋友 ，尽 管我知道她

总是 在 这 个 时 候 要 来 与 我 会 晤 ，可 当 真 的 听 到 敲 门
声，匆 匆 打 开 门 ，发 现 新 年 已 笑 容 满 面 站 到 了 面 前
时，我仍不免有 点意外 ：这么快新的一年又 到 了 ！

惊奇、欣
喜！心潮 激动的
我面对重逢的新
年，竟忘 了 热情
地道 一 声 ：请
进，屋里坐 ，对此 ，新年 也不抱怨责怪 ，也不 嗔怒失
望，依 旧 是一副 乐呵呵宽 容 的神情 。即使我忘 了 说 ，
你好 ，新年 ！新年 也还是那么坦然 ，那 么充 满 自 信 ，
绝不在乎我的失 礼 ，绝 不计较我的疏忽 。

久久地注视新年 ，忘 情的我不知道 自 己 究 竟是大
了一 岁 还是老了 一 岁 ，不知
道自 己 是成熟了 点还 是 世故
了些 ，反正 多 了 一年经历 ，
这是毫无疑问 的 。

细细 地打量新年 ，我不
由得钦佩这位从 冬季 走来 的
朋友 ，浑 身上下没一丝憔悴
和疲 惫 ，精神饱满 ，气宇轩
昂，也 压根 儿看不 出 过关夺
隘奋 力 厮 杀 后 的半 点 印 痕 ，

我不能 不感 叹 这位仁兄 的 勇 气和
毅力 了 。

新年 ，走进 的不仅仅 是我的
视野 ，她 闯 入 的是我尘封 已 久 的
心扉 ！

终于 ，我
从失态 中 清 醒
了过来 ，忙不
迭地伸 出 双手
紧拉着新年轻

轻说 声 ：你好 ！这是我唯一 简 单
而虔诚 的 问候 。除此之 外我还能
说些什 么 呢？我可不想对着 朋友
当面奉 承 ：是新年的辙印 垫高 了
我的脚 跟 ，是新年 的路延伸 了 我
的希望 。

新年 的 光临 ，犹如跟喝 了 一
杯醇 香 的 热咖啡 ，让蜷缩寒 冷的
我变 得温暖 ；犹如在微熄 的 火 光
中加了 一把干 柴 ，给我冷 冷清清
的家带 来 了 热闹 ，顿时 ，我的心
热乎乎起 来 ，我的家亮堂起来 。此
情此景 ，我方 醒悟 ，这 世上为什么
有那 么 多 的 人 像 我 一 样 ，在热切
地盼 望新年 ，执著地迎 接新年 。

99年 的 召 唤
（ 散 文）□文 /胡 冬 梅

’ 99的 钟 声 ，冲 出 严 冬 的 防 线 ，突 破冰 雪 的
重围 ，它 乘春 阳 的七彩羽 翼 ，驾浩荡的 东 风向 我
们走 来了 。

啊！’99的 钟声 ，带着憧憬 ，带着新的梦 幻 、
新的希望光临 神州大地 ！

当’99的钟声叩开 了 亿万人 的心扉 ，当 迎春
的锣 鼓 激 沸 了 心 潮 中 的 春 水 ，所有迎 接 春 天 的
人们 都 站 在 重新 刷 白 的 起 跑 线 上 向 前方 、向 太
阳、向 那炫 目 的领奖 台 ，奋起直追 ！

这是 多 么 神 圣 的 时 刻 哟 ，喜 玛拉 雅 山 显 得
格外 庄 严 格 外肃 穆 ，大 兴 安岭 的 森林列好 了 方
阵，高 高 的 延 安
宝塔 踮 起 了 足
跟、长 江 黄 河 停
息了 澎湃 的涛声

’ 99钟声敲响 的时刻 ，昆仑 山 的青松又添 了
一道年轮 ，巍巍 的万 里长城又加 了一份雄 伟 ，12
亿中 华 儿 女 又 长 了 一 份成 熟 ，年 壮 的 共和 国 又
掀开 了 一 页光辉的历 史 ！

当、当 、当 ……新 年 的 钟 声敲 响 了 ，那 么 雄
浑，那么 洪亮 ，那么悠扬 ，它 穿过满天飞雪 ，传遍
了白 山 黑 水 ；它 透过 万 里云 层 ，响 彻 南 国 北 疆 ，
它带 着党 的 十 五 届 三 中 全 会 上 的 掌 声 ，它携着
2010年 远 景 目 标 的 春 雷 ，像 湿 润 润 的 春 雨洒 向

山村 一垅垅 渴 望 爱 情 的 农 田 ，像暖融 融 的 春风
轻拂着 维吾尔族挤奶姑娘 的 头 巾 ……

’ 99钟 声 里 ，一切饱 含 希望 的 花苞绽放于枝
头，一切储满锐气 的 小 草呐喊着 冲 出 冻土 ，一切
等待时机的河水冲 破 坚冰 ，哗哗奔 流……于是 ，
举国 上 下 欢庆 建 国 50周 年 ，华 夏子孙喜迎 澳 门
回归 ，世界人民迈进二十一世纪 。

于是 ，一个个合 资 企业如 花盛开 ，一批批崛
起的 工 程 如 春 笋 拔 节 ，东 南 风 、西 北 风 、南洋风
同时 辐 射 着 自 己 的 魅 力 ，黄 河 潮 ，长 江 潮 ，南海
潮一齐 涌动着 自 己 的 豪迈 ！

当！当 ！
当！’99的 钟 声
召唤着太 阳从东
海喷 薄 而 出 ，向
华夏神州洒播吉

祥之光 。当 ！当 ！当 ！’99的钟声唤来天南海北
的金 牛来 开拓 ，歌 唱 共 和 国 九 十 年 代 又 一个春
天的灿烂黎明 ！

出发 吧 ，’99的 钟 声 是进 军 的 号 角 ，它 给亿
万炎 黄子 孙 以披荆 斩 棘 的 勇 气 与 巨 大 的 热能 ，
哪怕 坚 冰尤在 ，残雪 未 消 ；哪 怕 冻 土如 铁 ，春 寒
料峭 ；我们奔赴的 是涌 向 太 阳 的征途 ，新世纪正
向我们招手微笑。1999年 ，将给 我们带着新的机
遇和挑战 ，带来幸福和吉祥 ！

等待结果

（ 散 文）　□文 /左 莉

我坐在 圆 沙发上听温在 上
面给 自 己 唱 歌 。温 发 挥 得 很
好，就像那首歌的原唱——那
个香 港 人一样棒 ，甚至 比他更
投入一 些 。我知道 ，尽 管两人
只认识 了 几天 ，这

才是第 一次单 独在
一起 ，可是温 已 经
在喻示我 ，用 歌喻
示我 ，今天我们的
关系将 明 朗 化 。温
在上面 卖 命的 唱 着歌 的时 候 ，
眼睛 仍 注意着我 。我曾 问 他 ，

这样和 已 经有 了 男 朋友 的我交
往，能有什么结果 呢 ？温想 了
半天才 告诉我 ，他也很想知道
会有什 么样 的 结果 的 ！

温仍是声情并茂 的 用 歌声

换来 阵阵很捧场 的掌声 。我红
着脸 也随 着众人 为献给 自 己 的
这首歌鼓掌 。我想到 了 严 ，想
到严今 天上夜班 ，很辛 苦 ，自
己却坐在这 儿享受 。严是个很
老实而又 能干 的 男 孩 ，他很实
在，从不带我到这种场合 ：他
宁愿 每 天 起 早 点 陪 我 跑 步 晨
练。我是很天真 ，但并不傻 ，
我知道 好赖 。我知道钱并不重
要，重要 的是人好 ；文凭并不
重要 ，重 要的是要对 自 己 好 ；
有没 有 前途不重要 ，重要 的 是
会不 会 与 自 己 终 身相守 ！

严是 个 很好 的人 ，没 有 文
凭和 远 大 的 前 途 。但 是 我 知
道，就算是去卖苦 力 ，严 也 不
会让我饿一顿饭 的 。温是 个 很
时髦 的 人 ，有 文 凭和远大 的 前
途、有 外 表和 内 在 的 魅 力 。可
是我知 道 ，没有 人能保证得到
他一 生 的 爱 ，即便是和他经历

过很久 以 后 ，也没有人能 。温
在尽情 的 唱 着 ：不在乎天长地
久，只 在乎曾经拥有……听众
们也有跟 着 唱起来 的 。现在 的
世界流行曾经拥有 的经历 ，人

们对天长地久 已 经厌倦
了。我不知道这是人们
放纵 自 己 的理 由 还 是原
谅别 人 的 自 慰 。每个 人
都在 等 待着下一次 的 曾
经拥有 ，而忽视了 现 在

的责任 。人何必活 的 那么 累 ？
要为感 情 一次次投 入 没有 结 果
的精 力 ？

温终 于 唱 完 了 那 首 流 行
歌，他 鞠 躬 之 后 又 接 受 了 歌
厅老 板 的 祝 贺 。但 是 我 仍 在
他之 前 离 开 了 那 里 。温 走 到
圆桌 旁 时 ，将 看 到 那 里 空 无
一人 ，桌 上 留 着 一 张 条 子 ：
我走 了 ，本 来 我 也 很 想 知 道
下来 会 怎 么 样 的 ，可 是 我 还
是决 定 走 了 。我 突 然 知 道 我
们之 间 的 结 果 就 是 没 有 结
果！

温早 听 我 讲 过 严 是 怎 样
一个 微 不 足 道 的 男 人 ，于 是
他在 对 别 人 讲 他 的 这 次 失 败
时，并 不 屑 于 提 到 严 。他 始
终认 为 ，那 是 因 为 我 是 太 保
守的 女 孩 子 。他 并 不 认 为 曾
经拥 有 的 他 会 输 给 天 长 地 久
的严 。

绕
了
一
个
大
圈

（
随
笔
）
　
□
文
/
廖
祖
笙

站在 街道旁 ，看 人 来 人 往 ，但见那
张张 人脸上 ，无 一 例 外地写满了 匆忙 、
焦虑 ，还 有 累 。

不知 怎 的 ，我 心 中 蓦 然 升 腾起 了
一声 叹 息 ，如 隐 隐 飘 起 的 烟

雾，拂也拂不去 。
我们 总 在 奔 忙 着 ，忙 碌

着，可 日 复 一 日 地奔忙过 后 ，
我们 又得 到 了 什 么 呢 ？

这一 问 ，便 想 到 德 国 作
家海.伯 尔 向 我 们 讲述 的 故
事了 ：一 个 渔 夫 去 捕 了 些 鱼
虾回 来 ，躺 在港 口 的渔船上 ，
舒舒 服 服 地打起 了 盹 。一 个
旅行 者把他吵醒 了 ，问 他 ，你
怎么 不 像 其 他 人 那 样 ，不 停
地出 海 打 鱼 呢 ？赚 了 钱 ，就
可以 买 摩 托 、渔 轮 ，办 工 厂……然 后
就可 以 逍 遥 自 在 地坐 在这 打盹 ，并眺
望美 丽 的 大海 了 。渔夫语 出 惊 人 ：我现
在不就这样 了 么 ？

绕了一 个大 圈 ，却 又 回 到 了 原地 。渔
夫貌似懒惰糊涂 ，可细 究起来 ，却是一个
很懂 得 生 活艺 术 的 人 。他 那 种 闲 淡 的 心
境，值得我 们去 仿效 。

我们常年都在奔忙 着 ，求 当 官 ，
求发 财 ，求 成 名 ……一 天 到 晚 在 跑
跑跑 ，隔三岔五在 斗斗斗 ，把 自 己 弄
得满心 的疲惫 。在这 种种 的折腾 中 ，
我们 被 许 多 隐 型 的 力 量 所驱使 ，很
难说 出 一 个所 以 然 来 ，更 难得 问 自
己一声 ：这般难为 自 己 ，值吗 ？

不论 是 腰缠 万 贯 的 富 翁 ，还是
一贫 如 洗 的 老人 ，在 最 后 的 日 子 都
感到 满心 的 悲 怆 ：任 你 怎 么个 苦挣
苦熬 ，也难逃劫数 ，抵挡不了 死神 的
拥抱 。少 年 壮 志 不 言 愁 ，可 到 了 暮
年，就只剩下一脸 的 麻木 了 。
倒是那 渔 夫 聪 明 ，在打鱼的 同 时 知

道遏 制 住疯长 的 贪 欲 ，尽享 了 生 命 的 闲
适和 自 然 的 清 丽 。不 像我们 ，把 个 生 活 ，
好端端弄得煞是生硬 。

洗车 的 女 人
（ 外 一 首）黄 文 庆

一个 女 人 制 造 出 一 场 场 雨

洗净 风 尘 里 的 天 空

水用 手 指 抚 摸 着
沧桑 的 困 倦 就 悄 悄 消 融

仿佛 碧 波 盈 盈 的 隧 道
一段 春 天 的 里 程

蓝色 花 瓣 千 萦 百 绕
挂起 一 簾簾 幽 梦

从苍 茫 之 岸 到 明 静 之 岸
她是 一 个 渡 口

和数 不 清 的 渡 口

上岗 的 女 人
仿佛 另 一 次 诞 生 ，另 一 次 成 长
披肩 发 飘 进 崭 新 的 九 月

又亮 丽 又 生 动

她知 道 小 城 的 门 其 实 很 多
汗水 是 最 好 的 钥 匙
可以 打 开 一 个 又 一 个 世 界

删掉 枯 萎 的 部 分 ，把 一 截
鲜活 的 长 青 藤
扦插 到 生 存 的 深 处
根须 抓 住 大 地

树叶 涌 向 天 空
摇曳 起 一 片 碧 绿 的 风 景

喜
欢
采
菱

（
散
文
）
　
王
小
珍

水乡 ，青凌凌 ，写满绿 色

的诗句 。
水乡 秋天 ，白 帆 点

点，渔灯 盏盏 ，撒网 ，
网下 月 色 ，网 下 金银一
片，渔歌 ，缠上高 高 的
樯桅 ，被 袅 袅 的炊烟 ，
牵回 浅浅窄窄 的 芦滩 ，
牵上埠 石 ，变成早市的
叫卖声 。

迷恋 水 乡 ，迷恋水
乡的 秋 月 。

黎明 ，无数道霞 光 醉 了 妯

娌，醉 了 姑 嫂 ，她 们 乘 坐 木
盆，划 着小船 ，杂色 的裙裾飘

逸着甜甜 的 笑 ，镶嵌在
望不到边 际 的 菱叶 间 ，
一手拨桨 ，一手采 菱 ，
那饱 含露 滴 的菱 角 ，透
露着浓郁的生 活芬 芳 ，
让人们品味到水 乡 的丰
满和笃实 。

采菱 ，采 下 水 乡
特有 的 风 韵 ，秋 天 ，

便在 人 们 的 心 中 留 下 深 深 的
印记 。

《
王
君
感
言
录
》
出
版
发
行

本报 讯 由 陈忠实题写 书 名 、李
彬作 序 的随 笔 杂感 集 《王君感 言 录 》
近日 由 太 白 文艺 出 版社 出 版 发行 。

这是 作家 王君 的一部随 笔感信
集，收 录 了 作 者 近 年 来 挖 掘 人性过
程中 充 满 生 活 况味 、伦 理 人 情的 格
言600篇 （句）。这 些 格 言 或 深 邃 ，或
幽默 ，或 机 智 ，或 尖 刻 ，折 射 出 作 者
那份 超脱 的精 神追求 与 独具慧眼 的
卓识 。同 期 出 版 的 还 有 《王君钢笔 书
法》，则展 示 出 作 者精神生 活的 另 一
个层面 。　（楼 观 云 ）

你想 买 什 么 ？
某商 店 几 个营业 员

正在兴致勃勃地聊天 。
一位顾 客耐心地站在柜
台外 。

“ 你 要 买 点 什
么？”一位营业 员 问 。

“ 什 么 都 不 想 买

了，我 只 想把这故事听
完。”

梦话
“ 昨晚你 又说梦话

了。你怎么老是说 梦话
呢？”饶 舌 的妻子 问 丈
夫。

“ 我 只 好这样 ，不
然我 哪 有 说 话 的 机
会？”丈夫答 。

（ 钟 爱 群 ）

想起一位同学
（ 散 文 ）　□文 /王 恩 豫

相拥相依 共 留 一影 是一 种缘 分 ，岁 月 流逝 ，可
当年 在一块拍 照时那种彼此坦诚彼此依恋 的心境依
然封 存 于 照 片 中 。我 的 影 集 里 就 有 一 张 这 样 的 照
片。同 学一场 ，不久将带着 相 同 的 阅 历 各奔东西 ，
分手 前 我 和 他 在 照 相 馆 共 留 一 影 。绿 军 装 ，蓝 工
裤，黑布鞋 ，稚气脸 。

我喜 欢 这 张 照 片 ，因 为 它 可 以 让 我 想 起 一 个
人。

毕业 了 ，大 家 明 天 将 奔 赴 农 村 去 当 知 青 。这
晚，教室成了 欢乐 的 海 洋 ，你唱歌 ，
我咏诗 ，他学狗 叫 ，最后 压场 的 自 然
又是 江 。他 是 班 内 顶 尖 级 的 快 乐 王
子，多 才 多 艺 ，特别 是那歌 喉一旦展
现便 从容不迫抑扬顿挫 。每次班级 间
歌咏 比 赛 ，我们都让江冲锋陷阵 ，因
为他 一 登场 ，邻班那些趾 高 气扬的家
伙一个 个顿时矮了 半截 。同 学江如此 多才 多 艺既是
天赋 ，又 来 自 于他父亲 的严教 。听人说他父亲 更是
王子 的 王子 ，吹拉弹唱样 样得心应手 ，不止一次在
路局 文 艺汇 演 上露脸 。又 听 人说老王子特爱唱那些

“ 黄 ”歌 ，屡 次遭批斗 ，渐渐就偃旗息鼓 ，被撂放
在山 区 一个小站 当 工 人 。此次 ，江再一次让我们直
了眼 ：绿军装 ，穿着板板正 正 ，一 出 场就赢来满堂
掌声 。他 唱 了 一首 那个年代最 流 行的歌，《心 中 想
念毛 泽 东》，唱 得深情歌得鸦雀无声 。歌声止 了 ，
大家 也 该 分 手 了 ，一 帮 女 同 学 蝴 蝶 一 样 围 着 江 翻

飞，嘤嘤嗡嗡 ，看得我心里好一阵不舒服 。
农村 天地阔广 ，但苦也 多 。泥一 身汗一 身 干 了 一

年后 ，万 念俱灰 ，爱情便趁隙而入 。因 此 曾 有一段时
间唱 黄歌 风在知青 中 极为盛 行 。自 然 江在这 方面青 出
于蓝而胜于蓝 ，转眼就成 为谁都无 法 匹 比 的 高 手 。某
一天 ，江 串 点来到我的 知青小屋 ，看 见我 日 记本里记
着一首 黄诗 ，大 发感慨后便哼哼呀 呀地配 出 了 曲 。夜
晚，孤 寂 的小煤 油 灯下 ，点上三位女知青连 同 我一位
男知青 ，成了 他 第一批听众 。那歌艾艾怨怨 ，听得我

们四 人 涕泪 交 流 ，看他也激动得不能 自 抑 。现 在想来
那歌 词 土 的 掉 渣 ，如 同 今 天 两 个 心 平 气和 的 人 在 聊
天：“亲 爱 的扬哥 ，我接到你的来信 ，我的那 个心儿
哟，是久久 的 不能平静 。我是一位 资 本家 的女儿 ，怎
能和你相爱……”其实是那声音 感动了 我 。后来此歌
流传甚广 ，据说还跨省远播到 四 川 地界 。至 于江 更是
百尺 竿 头 更 上 一 层 楼 ，用 口 琴 为 我 们 吹 奏 出 许 多 黄
歌。有一部 电 影 叫 《棋王》，片 中 那位 怀 装 棋 子 四 下
找人下 棋 的 知青 ，江在一段时间 同 他大 同 小异 ，也是
走村 串 户 ，也是翻 山 越岭 ，也 是把诸 多 情感洒给 众 多

的知青 。
唱罢 听罢便开始畅想 爱情 ，某次在我送江 回返

的路上 ，江把他的畅想告诉我 ：我准 备来 日 爱一个
《 钢 铁 是 怎 样 炼 成 的 》里 那 个 名 为 冬 妮 亚 似 的 女

孩。我万 分惊骇 ，想起那一首首 黄歌 ，对江一瞬间
就生 出 一种畏惧 。

后来 江 果 真 爱 上 一 位 样 儿 酷 似 冬 妮 亚 的 女 知
青，同 一 个 公社 ，相 隔两 座大 山 ，那 一 年 江 每天翻 山
不止 。但 公 社不 允 许 ，带 队 干 部不 允 许 ，批评 江 几次

后，于一 个 寒 寒 的 冬 日 召 集 全 公 社 知 青在
公社礼堂开大会批判江 。那天 ，江被两位男
知青押 上 台时 ，瓷娃娃脸涨 成猪肝 。大家在
带队 干 部的 率领下 ，振 臂高呼 口 号 ，再后来
大家被 招 工 ，惟 独 江像烂 鞋 一 只 给 遗弃在
农村 。汽车动了 ，我们欢天 喜 地终于告别 了
艰苦 ，拐 出 一条 小路 ，于一棵杨树后我猛然

看见江 ，扬 着脖颈 ，像 一 条焦躁不 已 的驴 一般 。
江后 来 接 父 亲 的 班 ，在 父 亲 苦守 多 年 的 小 车站

当铁路养路工 。因 天各一 方 ，我听 人说他年 岁 很大
才结婚 ，妻子 也是一位铁路工人 。倏忽 多 年 ，最近
忽然 听人说 江 的妻子 死 了 。那女 人 石破天惊 ，死前
向江 道 出 一 番 真 言 ：你 从 来 没 爱 过 我 ，我 也 不 爱
你，而 今生 命之舟把我载到 另 一 个 世 界 ，我只好在
另一 个 世界里重新寻找 爱 。说 罢咽 气而去 。江大哭
不止 ，送 妻去 火葬场时 ，花费数千元 ，给妻新娘一
般穿一 身 洁 白 的 婚纱……


